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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生态学研究
———“土家族第一村”双凤村的田野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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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田野调查研究方法，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支撑，采用质的研究范式，分析由传统
走向现代进程中村落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结构、文化生态变迁、生态传承方式、生态发展困
境及生态修复机制等问题，探寻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生态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村
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民俗事项。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体育自身
的问题，要具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生态结构，形成与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相协调的
运行环境，建立适应现代化社会需求的生态修复机制，营造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为核心
的文化生态村，才是实现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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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双凤村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山寨。双凤村及其周边

地区是土家族分布的中心地区，是土家族先民活动的主要

区域，是目前仍然还在使用土家语的少数村寨之一，被誉

为“中国土家第一村”（图１、图２）。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著名

的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曾在该村进行土家族民族语言、民

族习俗、民族歌舞、民族服装、民族建筑等民族识别调查。

双凤村千百年来遗存的土家族文化，为１９５７年１月３日

国务院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提供了有力佐证，做出了杰

出贡献［７］。双凤村历史悠久，在村内保存有一座“源远流

长”碑，立于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年）。碑文中有“我彭氏自李

唐来，世居溪洲官隆”，这可能是说该村的村民从李唐开始

建寨，已有２　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历史。双凤村内至今生活着

许多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级２人、省级１

人、州县级多人。其中，田仁信、彭英威分别被国务院确立

为土家族摆手舞、土家族毛古斯舞代表性传承人。彭家齐

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立为土家族过赶年代表性传承人。

这些人是土家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历史见证人，能为我们的

研究提供真实而宝贵的研究文本（图３、图４）。

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深入和“土家族第一村”村寨旅

游的发展，双凤村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特有的土家族传统

体育，在新的历史时期潜移默化地发生着许多改变。文化

生态学是以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各种

因素的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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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本研究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支撑，采用田野调查方

法和质的研究范式，从民俗活动参与主体的角度考察村落传

统体育的文化生态结构、文化生态变迁、生态传承方式、生态

发展困境及生态修复机制等问题，探寻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发展的生态模式，旨在清晰了解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的

演化规律、影响因素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途径。

图１　刷满毛主席语录的木屋

图２　气势恢弘的寨门

图３　双凤村残存的“源远流长”碑

图４　摆手堂前双凤村５位传承人

２　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结构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安利·斯图尔

德（Ｊｕｌｉａｎ　Ｓｔｅｗａｒｄ，１９０２—１９７２）将文化生态系统视作“一

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核的不定型的整体”［１１］。了解村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核与若干外核，可以从自然环

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环境３个层面［２］进行综合、动

态的考察，并与诸文化现象有机联系起来，加以整体的认

识。

２．１　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自然环境层

自然环境指被人类改造、利用，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

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自然系统。它既是人类生活的

外在客体，又渗入人类的主观因素，故可称之“人化的自

然”。双凤村坐落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城西南方，全村面积４．２６７ｋｍ２，总耕地面积０．１２４ｋｍ２。

双凤村地区土质为板页岩发育的青砂泥土，质地疏松，含

磷量高，团粒结构好，弱酸性，属于比较肥沃的土地。但

是，由于村寨坐落在海拔６８０ｍ的山冈之上，境内山峰突

兀、坡陡沟深，耕地面积少，水资源缺乏［８］。在这种恶劣的

自然环境下，土家族先民基本是靠天吃饭，粮食作物的产

量十分低，甚至要依靠打猎维持生计①，祈求风调雨顺、神

灵庇佑就成为土家人共同的民族心理和群体意识。双凤

村土家人崇拜雨神、井神、树神、土地神等自然神；崇拜白

虎神、四官菩萨、灶神、火场菩萨等人格神；也有彭公爵主、

向老官人、田好汉等先祖神，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多元信

仰（图５～图７）。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频发的自然灾

害，亲密的先赋血缘关系成为抵御风险的客观需要和必然

选择。社巴日祭祀祖先的活动②，是双凤村一年之中最隆

重的传统节庆。每年正月初三或初五，双凤老寨及其另外

７个新寨的所有土家人都会汇集到双凤村摆手堂前③，祭

祀祖先，然后开展摆手舞、毛古斯舞等娱神、娱祖、娱人的

传统体育活动。原生态的摆手舞、毛古斯舞等传统体育仅

是祖先崇拜活动的仪式，通过这种祭祀仪式加强村民对宗

族、血缘的认同感，促进宗族内部团结，产生强大的凝聚

力，满足了村民互助合作，共同抵御风险的需要［１８］。

２．２　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经济层

双凤村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型社会，种植水稻、玉米等

粮食作物及桐油、茶叶等农副产品是大多数村民主要的经

济来源，少部分村民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的经济类型生

　　①２０００年，双凤村被定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９０
个特困村之一。

② 社巴日，土家语，“社巴”意为土著酋长，“日”意为“做”
“敬”。社巴日，即敬土著酋长的意思。双凤村每年正月初三或初
五举行（具体时间占卜决定），有摆手舞、社巴歌、毛古斯剧及其其
他民俗游艺类活动。

③ 双凤村主要由彭、田两个家族构成，俗称老寨。人口鼎盛
时期，村落彭、田家族的分支向山下迁徙，形成叭科、羊品沟、召
且、反坡、沙湖、八吉、新寨７个新寨。每年社巴日，分发出去的７
个新寨都要回双凤老寨祭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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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双凤村的土地神庙

图６　双凤村的梅山神庙

图７　双凤村的祖先神龛

活。尽管双凤村的农业生产产量很低，但是，双凤老寨及

其另外７个新寨都按一定的比例划拨出族田、族山，属全

体村民共有的公共财产。族田由村民轮流耕种，收获的粮

食、瓜果、蔬菜等农作物用作摆手堂管理人员的工资和社

巴日活动的经费。族山一般种植桐油树，同治时期的《永

顺县志》记载：“北宋乾德四年，桐油是永顺向宋王朝进贡

的礼品之一 ［１２］”。“民国２５年，桐油在国际市场畅销，价

格高涨。桐油产量达４点６万石［１５］”。社巴日祭祀活动中

所需的猪、羊、牛等祭牲用品都用“族山”收入购买。鲜果、

干果、糍粑、豆腐之类的物品则由各户自行上供。正月社

巴日活动期间，参与社巴日的所有男女老幼都必须在摆手

堂开餐进食，以求吉利。参加者一般自带粮食和蔬菜，分

寨办炊，共同进餐，也有祛晦纳吉的意味。双凤村是一个

典型的农耕型社会，农业生产与狩猎情节，是摆手舞、毛古

斯舞中反映最多的动作，这些动作保留了原始状态的步

伐、身段与情感，被誉为“弥足珍贵的古老遗产”、中华上古

时期生活场景的“活化石”［１７］。摆手舞、毛古斯舞的内容体

系有祭神舞、降神舞、娱神舞、驱崇舞、生产舞、性器舞、生

活舞、军事舞等８大类、２０４个动作。其中，生产舞主要以

农事舞、狩猎舞和纺织舞为主，农事舞有砍火畲、掀卡子、

挖土、撒小米、摘小米、打小米粑、揉粑粑等动作；狩猎舞有

察看、理脚迹、追野兽、迂回追、追打、围猎、双人围打等动

作；纺织舞有接麻、破麻、挽麻团、纺棉花等动作，是原始社

会土家人生活场景的再现，有深刻的农耕经济的历史

烙印。

２．３　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制度层

聚族而居是我国乡村最主要的社会型态，我国的

“村”，基本上都是由一个或几个聚族而居的自然村落构成

的［１３］。聚族而居，就必须有社会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形成“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念，形成从上至下的等级结

构。双凤村的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舞等活动依靠以族

长、寨老和梯玛为基础的组织权力机构，以宗法血缘为基

础的民间制度文化来保障、维系和开展，形成了比较严密

的社会组织体系。每年阴历腊月，由双凤老寨的族长，召

集另外７个村寨的寨老在摆手堂“合议”①。“合议”议程一

般是，各寨的寨老汇报一年来发生的重大事项、年成好坏、

村民违规乱纪的行为；拟订正月期间社巴日活动的祭祀程

序；讨论社巴日经费预算；成立临时组织机构；确定各项工

作的责任人；以及此次祭祀主持者与梯玛人选②。正月初

三或初五（时间根据占卜决定），按照“合议”的程序执行和

开展活动。每寨各自主持一天的祭祖仪式以及晚上敬神

娱神活动，并开展摆手舞、毛古斯舞等传统体育活动。摆

手舞是土家族所有人必须参与的祭祀性舞蹈，无论男女都

要进场跳，边跳边唱社巴歌。毛古斯舞是最后的压轴大

戏，一般由男人表演，有“做阳春”、“赶肉”、“捕鱼”、“敬梅

神”、“抢新娘”等场景。摆手舞、毛古斯舞每场表演的基本

情节相同，不能自由发挥，传统延续千年［５］。新中国建国

之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与土地改革，族长的人选由村民自

治委员会推选的村长所替代，民间制度控制力逐渐弱化，

被国家法定的政策法规所取代。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在

村落社会转型中支离破碎，每年的社巴日活动也因为传统

社会组织的消失，多次停办摆手舞、毛古斯舞等大型群体

性活动。民间制度层的缺失现象，也是造成村落传统体育

发展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① “合议”又称“寨老合议制”，是土家族传统的民间制度。村

寨里面的重大决策、重大事件、村规民约等由老寨族长和新寨寨

老一起共同商议决定的民间制度形式。

② 梯玛，土家语，意为土家族巫师。梯玛在双凤村村民的心

目中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降神捉妖的人

物。按宗教执行权力大小，有掌堂梯玛、掌坛梯玛、帮师梯玛之

分。梯玛，也是土家族传统体育的主要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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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变迁

双凤村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村落，传统体育作为村

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存在和发展不是

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土家人的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生产生

活、民族心理等紧密相连。双凤村的土家族传统体育历经

岁月的洗礼，成为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代表性样本（表１）。

表１　双凤村土家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变迁一览表

祭仪式传统体育 舞台式传统体育 媒体式传统体育 旅游式传统体育

产生时间 双凤村建村至新中国建国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至６０年
代末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２１世
纪初

２１世纪初至今

活动时间 传统节庆日 舞台演出时间 媒体拍摄时间 接待游客时间

动作内容 摆手舞、毛古斯的动作和程
序都有严格的规定性，依次
为：祭神舞、降神舞、娱神舞、
驱崇舞、生产舞、性器舞、生
活舞、军事舞等８大类、２０４
个动作。

摆手舞、毛古斯根据舞蹈编
排的需要，筛选出其中某些
动作表演。动作和程序脱离
了传统的规定，肢体动作也
融入了现代舞蹈的高、难、美
等特点。

摆手舞、毛古斯根据媒体拍
摄的需要选择一部分进行展
演。如，祭神舞展现祖先崇
拜，生产生活舞展现原始生
产生活形态，性器舞展现生
殖崇拜等。

摆手舞、毛古斯根据旅游表
演的需求，动作压缩为１３个
动作。增加了土家族拦门
酒、土家族哭嫁、山歌对唱、
三棒鼓等习俗内容，并增加
了游客的参与环节。

活动目的 有利于族群认同 体现肢体的美感 透视文化的内涵 获取经济收入

动作特点 程序性、自发性 表演性、观赏性 象征性、猎奇性 选择性、参与性
内涵特质 宗教祭祀仪式 舞台表演艺术 媒体传播媒介 文化消费产品

时代背景 原生态的传统体育是宗教祭
祖仪式，以宗法血缘为基础
的民间制度文化维系和开
展。

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
利，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
关的民族识别工作持续展
开。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文化传
播形成全方位的覆盖，在各
个领域发挥着巨大的辐射作
用。

村落经济生产模式由农耕经
济向旅游经济转型，土家族
传统文化成为旅游商品卖
点。

　　第１个历史重要发展时期：新中国建国之前，祭仪式

传统体育的发展。自双凤村建立村寨以来，祭祀祖先仪式

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舞，以清雍正“改

土归流”①时期为界限，可以比较清晰地划分成两个重要发

展阶段［９］。清雍正“改土归流”之前，双凤村属十八蛮洞之

外的化外荒野，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村落社会结构

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态，“男女混杂坐卧火床”不分内外②。

无论男女均可以参加社巴日，进行呈牲、敬神、送神、社巴

歌舞及群众性的竞技游艺活动。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舞

是祭祖活动中的重头戏，旨在搬戏娱神，祈祷丰收，祛除不

祥（图８、图９）。清光绪时期的《龙山县志·风俗卷》曾记

载：“土民祭祀土司神，旧有堂曰摆手堂，供土司某神位，陈

牲醴，至期既夕，群男女并入。酬毕，批五花被锦帕首，击

鼓鸣钲，跳舞鸣歌，竟数夕乃止［３］”。改土归流时期，清政

府及地方官对双凤村的一些旧风俗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

禁穿土家族的传统服饰，改革土家族的居住习俗，禁止男

女混杂坐卧火床等③。通过改土归流与移风易俗，原来土

司地区一些落后的习俗得以废除，儒家文化开始渗透进这

个偏僻的地区，加速了双凤村土家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交

流。由于土家族毛古斯性器舞中有利用草根④示雄、撬天、

交媾等生殖崇拜的动作，被定性为“淫祀”，妇女不准在公

共场所露面，更不准参与这样的淫祀。改土归流之后，土

家族摆手舞、毛古斯舞等祭祀性活动的时间、内容、程序、

组织等，虽然依然依照古法进行，变化不大，但是祭祀参与

人群开始男女有别，男人登上了主祭的神圣位置，女人参

与活动权力被取消。宗教祭祀仪式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体

育活动，成为男人的政治权力，发挥着族群认同和文化认

同的功能。

第２个历史重要时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至６０年代

末，舞台式传统体育的政治推动。

图８　毛古斯舞服饰及草根图

图９　被誉为原始“活化石”的毛古斯舞图

　　① 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
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
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改土归流后，汉族与少数民族
文化广泛交流和互融。

② 改土归流之前，又称为旧土司时期。土家族家庭均无桌
椅，更无卧床可言。每家每户均设火床一架，将炉灶建在火床当
中，吃饭睡觉都在其上。白天环坐，夜间男女混杂睡在一处，偶有
外客留宿，也是如此。

③ 改土归流时期，禁令要求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禁止火床坐
卧混杂，逐户宣谕、检查，违者鞭杖一百。

④ 草根，祖神之阳具。这是毛古斯舞中必不可少的一件道
具。其制作方法是以稻草挽成一尺二寸长，一寸直径粗的柱状
体，顶端系以红布或用朱砂染红。根部以草绳系于裆前，象征着
生殖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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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国之后，传统民俗活动中男女平等的价值观

重新确立，女性重新获得了民俗活动的参与权利，再现了

“男女聚集，跳舞长歌”的场面。但是，长期以来，传统文化

形成的惯性力，男人仍然是摆手舞、毛古斯舞等传统体育

的主角，就连毛古斯舞中有母女两个女性角色也一般由男

人装扮。新中国建国后，为改变旧中国民族成份和族称混

乱的状况，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自１９５０年

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进行民族识

别工作。国家民族识别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１９５３年秋，

永顺县文化馆干部唐天霞到双凤村挖掘整理摆手舞、毛古

斯舞等。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舞这些神堂艺术，逐渐掀

开了神秘的面纱，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１９５６年，双

凤村的彭若兰、田仁信参加全国第２届民间音乐舞蹈大

会，表演摆手舞等土家族舞蹈，受到周恩来、彭德怀、贺龙

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个历史性事件在双凤村引起了巨

大轰动。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双凤村摆手舞、毛古斯舞

等传统体育的社会功能逐渐从宗族祭祀仪式中延伸开来，

融入现代舞蹈元素，并借助舞台表演形式，展现出少数民

族的时代风貌（图１０、图１１）。１９６４年，唐天霞等再一次

到双凤村组织大型摆手舞活动，成为双凤村村民最为深刻

的历史记忆。因为，１９６６年之后的１０年“文化大革命”，

由于摆手舞、毛古斯舞存在一些宗教祭祀和性崇拜内容，

被定性为“封、资、修、破”四旧活动而禁跳。摆手舞、毛古

斯舞的组织者梯玛也被当作封建迷信宣扬者而屡屡受到

批判斗争、游街示众，他们大多从此销声匿迹。“文化大革

命”时期的错误政治路线，使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舞等传

统体育发展遇到了最为严重的灾难期。

图１０　梯玛跳摆手舞时所用法器

图１１　具有土司制度遗风的摆手舞

　　第３个历史重要时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２１世纪

初，媒体式传统体育的文化传播。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正在经历一

次加速发展期，逐渐从传统的、农业的、封闭的、贫穷的社

会走向现代的、开放的、民主的、富裕的社会转型。双凤村

除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传播也形成了全方位的覆盖，

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一方面，这种文化传播是土

家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内在需求。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

双凤村村民及其周边的土家族共同拍摄了“万人摆手迎国

庆”、“欢乐毕兹卡”、“社巴日”、“摆手舞”、“土家族毛古

斯”、“生命之绝唱———土家族传统舞蹈”等浓郁土家族特

色的电视节目，并陆续推广到湖南省等地方卫视及中央电

视台各个栏目，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同时，也让

世界各地群众认识和了解土家族特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另

一方面，文化传播也是外来文化对土家人的渗透影响。９０

年代以后，中央电视台等各级媒体的到访，对双凤村民族

文化的传播及其传统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

作用。比如，中央电视台海外部、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记

录片部、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组、湘西电视台“记录湘

西”节目组等单位，为了宣传国家民族政策、传承民族文

化、提高栏目收视率等方面的需求，纷纷来到双凤村实地

写生拍摄（图１２～图１４）①。双凤村摆手舞、毛古斯舞等活

动，根据媒体拍摄的需要，选择性的重新编排和展演，将传

统体育推向了更高的发展平台。多元化的市场关系和群

众更高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相结合，成为文化传播的

根本性推动力量。

图１２　电视媒体到访签名图

　　第４个历史重要时期：２１世纪初至今，旅游式传统体

育喜忧参半。跨入新世纪，国家全民健身、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等政策的贯彻实施，土家族传统体育活动成为当地

重要的健身手段和经济收入来源。２００３年４月，北京中

华民族园邀请双凤村村民彭英威、田仁信、彭家齐到北京

参加土家山寨举办的社巴节活动。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１日，永

顺县３乡８寨千余名土家人齐聚双凤村，举行“迎奥运闹

元宵千人大摆手”活动。同年８月８日，以双凤村为主体的

　　① 媒体签名留念材料由双凤村现任村支书彭振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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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００余土家族村民赶赴北京，《土家族毛古斯·安庆》代

表湖南省参加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的表演推荐节

目。２０００年以来，双凤村大力发展村落民族旅游，修建了

“土家第一村”寨门和村级水泥公路，被评为２星级湖南省

乡村旅游区。如有旅游团队到访，双凤村村民晚上都会在

摆手堂两侧点上火龙，社巴坪中点燃篝火，表演土家族传

统的摆手舞、毛古斯舞，并邀请游客一起跳，狂欢到深夜。

村落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双凤村村民带来实惠的经济

收入，每一场表演他们可以获得３０～５０元数额不等的经

济收入。这对于年人均纯收入仅１　７００元的特困村村民

来说①，是一笔价值不菲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摆手舞、

毛古斯舞根据旅游表演的需求，增加了游客的参与环节，

动作被压缩为１３个动作，这些变革对于传统体育发展和

文化传承也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在商品经济大潮之

下，土家族传统体育的经济性、商品性逐渐得以呈现。

图１３　纸质媒体到访签名图

图１４　知名学者到访签名图

４　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传承方式

行之有效、稳定性高的传承方式，是传统体育延续和

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双凤村，土家族传统体育存在着非结

构式社会传承、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３种生态传承方式。

其中，非结构式社会传承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传承方式，它

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没有严格的传承规范，对学习者也

没有具体的行为要求。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舞等传统体

育基本技能，不仅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可以学习，村外嫁过

来的外族媳妇只要感兴趣，也可以学习和参与。这种非结

构式社会传承方式，使双凤村的男女老幼都掌握了一定的

传统体育基本技能。双凤村摆手舞、毛古斯舞的非结构式

社会传承还存在一种“偷师”习俗，既摆手舞、毛古斯舞师

傅表演时，学习者可以任意观看和学习，但是师傅不会手

把手的教你，你最终能掌握技术多少和好坏，全凭个人的

悟性和努力。在双凤村，摆手舞、毛古斯舞中的宗教程序、

祭祀禁忌、祭祀巫词、法事唱曲、成套动作及动作内涵等属

于核心文化层。这种核心文化层的传承，一般都是通过家

族传承和师徒传承（师徒关系也一般存在血缘关系）的方

式，世代延续（表２、表３）。由于土家族是只有语言、没有

文字的民族，所有的传承方式都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进

行，传承体系十分脆弱。为了避免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

舞这些传统体育的精粹随着社会变迁而流失，永顺县文化

馆于１９８４年２月从双凤村聘请了３个摆手舞、毛古斯舞

老艺人，全面回顾总结了摆手舞、毛古斯舞的源流、沿革、

跳法、动作、鼓点、程序等。经过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整

理，从摆手舞、毛古斯舞２０４个原始舞蹈动作中，精选出

２４个动作，编辑成册进行普及。同年８月，永顺县各乡

镇、中小学和县直厂矿均选派２名艺术骨干，举办了首届

“永顺县土家族社巴舞培训班”，并开展了摆手舞、毛古斯

舞等表演竞赛活动。２００９年，永顺县双凤村农民培训学

校在双凤村“土家族毛古斯舞、摆手舞传习所”培训土家民

族文化，如土家语、土家传统舞蹈节目等。近年来，在永顺

县中小学的体育课程中也增加了摆手舞、毛古斯舞等传统

体育进课堂的活动，新型的传承方式为拓展传习群体奠定

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表２　双凤村毛古斯舞传承谱系一览表

代际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年） 文化程度 传承方式 传承地点 　　　　　　备　注
第１代 彭继祯 男 １８８０ 私　塾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彭继尧 男 １８８１ 私　塾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第２代 彭南贵 男 １９０７ 不识字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第３代 彭英威 男 １９３３ 不识字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２０１１年
初去世。

第４代 彭振兴 男 １９５０ 初　小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彭振华 男 １９５０ 初　小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彭振煌 男 １９４１ 初　小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第５代 彭家龙 男 １９７２ 初　中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彭武金 男 １９７３ 初　中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① 双凤村年人均收入指标来自永顺县大坝乡农经管理站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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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双凤村摆手舞传承谱系一览表

代际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年） 文化程度 传承方式 传承地点 　　　　　备　注
第１代 田英华 男 １８８０ 小　学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田家齐 男 １８８２ 小　学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第２代 田万发 男 １９０２ 不识字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第３代 田仁信 男 １９３３ 不识字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第４代 田朝发 男 １９５５ 初　小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第５代 田明礼 男 １９７８ 初　中 家族传承 大坝乡双凤村

　　从双凤村的生态传承方式来看，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

传承机制，具有保守性、稳定性、控制性等特点，对核心文

化层的延续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由于基础性群体十分

薄弱，很容易造成传统体育传承链的断裂，出现后继无人

的情况，生态传承体系十分脆弱。而现代的社会培训、传

统体育进课堂等多种传承方式，由于场地设施、活动经费、

师资来源、组织保障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目前并没有

形成有效的良性运行机制。

５　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发展困境

５．１　传统经济结构断裂给传统体育发展带来的隐忧

双凤村主要由彭氏和田氏两个家族构成，家族的族

山、族田每年所获得收益的一部分就用于传统体育活动的

固定支出，包括摆手堂的修葺①，每年社巴日摆手舞、毛古

斯舞等传统祭祀活动的开支等。例如：双凤村的第１座摆

手堂，就由双凤老寨和其他７个新寨共同出资进行建设，

平时安排１人专职打扫管理。摆手堂管理人员的生活费

用，以及摆手堂破败时的修葺费用，基本都从族山、族田的

收入中开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家族组织开始瓦解，

在村寨事务中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职能。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第１座摆手堂被当作“四旧”拆除。８０年代，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后，“族山”、“族田”被划归个人，传统体育发

展失去了经济来源。目前，双凤村的集体收入中没有活动

场地的修葺、传统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等经费的支出项目，

仅仅依靠县、乡两级地方政府的偶尔拨款，缺乏传统体育

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双凤村第２座摆手堂于１９８８年

由湘西州建设委员会筹资１万元兴建，后由台湾回双凤村

的彭超捐赠２　５００元修整②。这座摆手堂建于山顶开阔之

处，后来被大风刮倒。２０００年，经双凤村村民多次申请，

由湘西自治州永顺县民委资金资助１万元，双凤村村民出

义务工，将大风刮倒的第２座摆手堂木料，拉到山下彭田

宗祠原址重建成第３座摆手堂，现为“土家族毛古斯舞、摆

手舞传习所”。３次摆手堂修建的历史，犹如生动传神的

画卷，展现了传统经济结构断裂给传统体育发展带来的隐

忧（图１５至图１７）。

５．２　劳动力人口的迁徙造成传统体育后备人才缺乏

双凤村地处山冈，交通环境闭塞，山冈上满足人口增

长的物质条件有限，对外人口流动一直都存在。改革开放

以后，打工热潮席卷全国，也影响到年人均纯收入仅有

１　７００多元的偏远村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外出做生意

的人数不断增加，加剧了双凤村人口的对外流动。２０１０

年，双凤村共有９６户，３２５人，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

１７２人（其中，乡外县内５６人，县外省内２５人，省外９１

人）。近年来，双凤村小学由于教育资源的整合，被合并到

永顺县城，村里的适龄儿童都必须到城里去读书、学习和

生活。县城小学没有给这些偏远村落的小孩提供寄宿条

件，所以双凤村部分小孩父母不得不在县城租房子，一边

照顾小孩，一边做一些零工维持生计，基本上常年不回村。

两种因素叠加，目前双凤村常年居住的都是中老年人，很

少见到教育适龄儿童和青年人。劳动力人口的迁徙，出现

了土家族传统体育的年龄断层和后备人才缺乏。

图１５　第１座摆手堂遗迹

图１６　第２座摆手堂奠基碑

　　① 摆手堂，土家族用于祭祀祖先和跳摆手舞的“廊场”。凡有
土家族聚居的中心村寨，都建有摆手堂，是土家族传统体育活动
的主要场所。

② 第２座摆手堂的建造费用及经费来源，根据第２座摆手堂
的奠基纪念碑铭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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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第３座摆手堂全景

５．３　现代文化的交流传播带来群众生活方式的改变

双凤村的摆手舞、毛古斯舞等是最具有民族特色、最

能反映古老遗风的土家族传统体育，是土家族原始的宗教

祭祀仪式。摆手舞、毛古斯舞最隆重的节日叫“社巴日”，

汉语叫“调年”或“跳年”［４］，是土家族群众庆贺新年、纪念

祖先或是团圆联欢的重要时刻。乾隆时期的《永顺府志》，

对当时的摆手舞活动有所记载：“各寨有摆手堂，每岁正月

初三至十七日止，夜间鸣锣击鼓，男女相距，跳舞唱歌，名

曰‘摆手’，此俗犹存［１６］”。建国以后，土家族被定性为单

一民族，各地研究学者和电视媒体的纷纷到来，他们获得

珍贵的素材之余，也给这个僻静的村落带来了精彩的现代

文化。现在的双凤村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寂静，部分先富裕

起来的家庭装上了卫星电视接收器，每天晚上收看电视节

目成了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双凤村９６

户家庭，目前有２２户模拟制电视，可接收到４０多个频道，

其中，包括不少国外频道。电脑上网和打麻将这个在城里

普遍存在的娱乐消遣，也成为双凤村土家族群众业余生活

的主要方式。现代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打破了传统文化的

固定格局，群众生活方式变得丰富多彩，必然会对传统体

育产生冲击和影响。

５．４　传统组织职能消失与现代组织尚未确立的矛盾

土家族传统体育活动依赖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保

障、维系和开展，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由宗祠、族谱、族田、

族规、族长等组织要素共同构成［１４］。宗祠（摆手堂）是土家

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场所，族谱影响和制约着传统

体育的传承，族田是传统体育活动的资金来源，族规规定

着传统体育的活动内容、程序和制度，族长是宗族组织的

首领，也是土家族传统体育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这种

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保证着传统体育延续千年而不衰。

１９４９年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对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产

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大潮和信息传

播的加快，现代意识和主流文化已经深入到双凤村村民的

日常生活。族田、族规已经成为历史的印记，族谱和宗祠

也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族长的人选也由村民自治委员会

推选的村长所替代，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在社会的快速转

型中支离破碎。传统社会组织体系的消失是历史演化的

规律，但是，目前能促进土家族传统体育转型、创新、发展

的现代社会组织尚未确立，这无疑是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体

育发展必须直面的困境。

５．５　落后的思想观念严重阻碍传统体育的转型发展

双凤村这个原始遗风保存较好的土家族山寨，在“万

物有灵”传统观念的支配下，村民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土

王崇拜、祖先崇拜之风盛行，这与他们善猎、从事山地农耕

和土司制度的遗存等方面有着很强的渊源。正月期间的

“社巴日”，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舞等传统体育活动开展

之前，村民首先要祭祀祖先，梯玛举行祭仪后，再带领土家

男女老少，击鼓歌舞，传统体育的宗族祭祀特征清晰而鲜

明。除此之外，双凤村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以及

生、老、病、死等，都要请巫师主持祭祀、驱邪祈福。土家族

的巫风、巫术是原始宗教中的一个分流，它在历史的长河

中确实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但是，目前村里的部分

土家人还把自身的健康和生活的向往寄托在巫师的巫术

上，没有科学的健康观念和保健意识，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状态从不关心，对“花钱买健康”更觉得不可思议。在这种

传统观点支配下，严重影响了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并使全民健身工作的宣传、发动、组织和开展举

步维艰。

６　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生态修复机制

我们国家正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的文化发展，在保留民族主体精神的基础上，必

须打破它原有的结构、秩序而实行新的组合或创新，建立

适应现代化社会需求的生态修复机制（图１８）。

图１８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生态修复机制示意图

　　首先，形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

“经济领域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居于首要地位，经济问题

的解决，……，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１］”。少数民族村落经

济基础薄弱会导致：传统体育活动古建筑、古遗迹的保护

和修葺缺乏相应资金，传统体育活动缺乏组织和管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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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传统体育活动的创新和发展缺乏培育基金等问题。更

主要是村里留不住人，许多年轻人都去外地沿海发达城市

打工，会导致传承体系后继无人等发展问题。所以，发展

村落经济是硬道理。首先，扩大农副产品的生产规模。双

凤村有两宝：桐油和茶叶。桐油在土司时期是土司王进贡

给朝廷的贡品。茶叶品质优良，被誉为“土家春”，２００７年

夺得湖南第８届“湘茶杯”金奖。但是，全村仅有１　０００余

棵桐油树，２００多亩茶叶，种植面积太少、产能低下，无法

形成规模生产效应；其次，加强农副产品的企业深加工。

目前，村里面只有两个茶叶生产加工的手工作坊，产品的

附加值太低。村里收购价３００元／５００ｇ的“土家春”，经过

经销商的产品精包装可卖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元／５００ｇ。村落经

济发展应扩大农副产品的种植面积，形成规模效应，注重

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增加农副产品的附加值，为夯实村落

经济奠定基础条件；最后，注重村落民族旅游纪念品开发。

现在到双凤村考察、旅游、休闲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可以将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具与民族服饰、手工艺品等相结合，

形成旅游纪念商品，增加村民业余性收入。村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发展问题，不仅是传统体育自身的问题，双凤村

“特困村”的帽子不摘掉，土家族传统体育就没有可持续发

展的源泉和动力。

其次，建立村民自治的传统体育社会组织管理体系。

现在的双凤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组织与管理，基本依靠政

府的行政权力在推动和实施。政府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发展中的主导行为，取得许多成绩的同时，也弱化了村民

自治管理的积极性。所以，当传统的社会组织职能逐渐消

失的同时，应该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

的现代社会组织。目前，在双凤村可以建立以旅游管理协

会为中心的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和青少年传习协会等村

民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旅游管理协会负责村落民族旅

游宣传和推广，传统体育的表演和开发，游客团体的接待

等工作；老年人协会负责妇女、青少年传统体育的教学，传

统体育的挖掘和整理，同时，种植时令蔬菜满足旅游餐饮

需求；妇女协会负责妇女传统体育的学习和表演，民族服

饰、手工艺品等旅游纪念商品的制作；青少年传习协会负

责传统体育的学习和表演。这个村民自治的现代社会组

织体系如果良性运行，妇女、青少年可以通过旅游表演获

得稳定收入，同时加强了传统体育技能的传承；老年人可

以通过出售时令蔬菜获得固定收入，同时，将所掌握的传

统体育技能传授给下一代；旅游管理协会通过组织旅游表

演获得经济收入，也不用担心传统体育表演人才缺乏和时

令蔬菜的供应。以村民自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组织

体系的建立，可以使村落传统体育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

再次，加强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同源移植。

双凤村历经岁月的洗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动作技能及

文化记忆必然会随时间产生流失的现象。特别是“文化大

革命”期间，双凤村的摆手舞、毛古斯舞有１０多年没有跳

了。村里及周边地区摆手舞、毛古斯舞中的宗教程序、祭

祀禁忌、祭祀巫词、法事唱曲、成套动作及动作内涵等只有

少数几个梯玛会，他们的年纪都７０多岁，有些内容已经记

忆不全。除此之外，双凤村土家族还有拱龙、抢羊儿、鲤鱼

标滩、蚂蚁晒肚、鸡公走路、垒宝塔、跳马等鲜明民族特色

的传统体育活动，目前仅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中，基本已经

消失。这种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文化断裂现

象，需要依靠文化同源移植来复原。永顺双凤、湖北恩施、

重庆来凤、贵州铜仁都在毗连的武陵山地区，同属于土家

族文化生态圈，有些传统体育文化记忆的缺损可以到其他

地区实地考察，进行文化同源移植。特别是永顺县双凤村

与龙山县坡脚坪之间，源流关系最为紧密。双凤村土家族

毛古斯舞中讲述双凤村起祖太公的迁徙历史时，有这样一

段唱词：“老公公，老公公，你从哪里来的？”，“我从龙山坡

脚来的！”［１０］。这证明龙山县坡脚坪地区可能是土家族摆

手舞、毛古斯舞最古老的发源地，可以作为文化同源移植

的重点考察地域。

最后，营造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核心的文化生态

村。一个民族村寨，包括了该民族所有的文化要素，它是

最全面、系统、集中的负载本民族各类民俗事象的相对完

整社区［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村落的一种民俗事项，如

果将传统体育从村落文化生态系统中剥离，传统体育会失

去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所以，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必须营造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村。

文化生态村建设，需要加强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古建筑、古

遗迹的保护和修葺；收集整理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

文物古迹和地方文献；条件成熟时建立村落民族文化生态

博物馆。村落少数民族群众要加强自身教育和培训，使之

具有积极心态、开阔视野和创新能力；并做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发展的宣传、传承和保护工作。地方政府要转变管

理方式和政府行为，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充分发挥其规

划、统筹、决策、执行的功能，营造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村，提供财政支持、政策制定、法律法

规、组织管理、科学研究等多层次的支持系统。

７　结语

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民俗事项。它往往与

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传统节庆、民族心理等都存在十分紧密的内在联

系，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环境等制约和影

响。少数传统体育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岁月的

洗礼，活动的形式、组织、内容和内涵等方面潜移默化发生

了许多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给村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带来史无前例的冲击和影响。如传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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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经济结构断裂给传统体育发展带来的隐忧；劳动力人口

的迁徙造成传统体育后备人才缺乏；现代文化的交流传播

带来群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组织职能消失与现代组织

尚未确立的矛盾；落后的思想观念严重阻碍传统体育的转

型发展等等。综观双凤村土家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变

迁历程，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问

题不仅仅是体育自身的问题，要具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一致的生态结构，形成与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相协调的运

行环境，在保留民族主体精神的基础上，必须打破它原有

的结构、秩序而实行新的组合或创新，建立适应现代化社

会需求的生态修复机制，营造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为

核心的文化生态村，才是实现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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